南京大屠杀史实，不容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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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2012年2月20日，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在接见到访的友好城市中国南京市代表团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海内外激起强烈反响。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有必要根据受害者中方、加害者日方和当时处于第三方中立地位的西方国家的文献资料，厘清史实，以正视听。

图为南京的池塘布满中国遇害者的尸体。

    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日军暴行的铁证

    为了给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提供更多的第一手史料，并且也为了更加有利于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谬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联合海内外20多个大学、档案馆、研究机构的100多位教授、研究人员，共同开展史料的搜集和翻译工作。他们花了十年时间，先后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档案馆、图书馆及各类史料收藏机构，征集了大约5000万字的文献和档案史料、口述史料及当年的报纸、刊物等出版物。其中包括中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的原始资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翻译、编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近4000万字共72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

    史料集的出版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这些原始文献，不仅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史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此人类惨剧的重要证据。

史料集收录了日军连续不断地轰炸南京和中国军队为保卫南京与来犯的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的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战斗详报、战斗序列等。

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原始资料，其中有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及伪政权掩埋尸体的具体记录，也包括日军处理遇难者尸体和毁尸灭迹的材料。埋尸记录，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证据。

    史料集收集了大批侵华日军特别是入侵南京的日军将领和官兵的日记、书信和证言。他们在日记中记载了其屠杀行为、内心感受等。如收录了1938年担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陆军大将畑俊六的日记、战争后期担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的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的《战地随想录》、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阵中日记》、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陆军少将饭沼守的日记、第16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以及时任外务省亚洲司司长的石射猪太郎的日记等。这些日记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图为日军屠杀中国人后拍照炫耀。

    史料集收录了一批西方国家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材料。当时，一批美、英、法等国的传教士、新闻记者、教授、医师、商人及驻华使领馆人员，出于人道主义，以中立者的身份，留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救助受难的南京市民。他们是日军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他们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细、真实地记录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许多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的驻宁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批第三者的亲历材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史料集收集了战后中国国民政府所做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从1945年底至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深入南京市各区、各街道，重点调查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况，特别是日军大屠杀暴行事实，这些调查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史料集还收录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以及一批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有幸存者市民、幸存者官兵和外籍人士的回忆和口述材料等。这些幸存者都对日军暴行做了血泪控诉。

    总之，日军在南京实施大规模的屠杀行动，证据确凿，材料数量之多，可以形容为“浩如烟海”，任何人都无法否定这场暴行。日本右翼诬蔑南京大屠杀是中国制造的谎言，是站不住脚的。（张宪文 教授）

        中国方面的证据

    1.屠杀

    中国守军教导总队营长郭歧亲眼目睹了南京的惨剧，1938年他逃离南京后，曾写成《陷都血泪录》：“日本皇军的检查手续既严密又彻底，加诸每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要通过检查，必须得通过摸头、验额、验肩、瞄腰、看手等关口。日军以手上的老茧、帽印等体貌特征进行甄别，使许许多多的普通市民也被日军当作中国兵加以屠杀。亲历者市民王秀英回忆说：“南京沦陷前，我家十余口人，到宁海路难民区避难。1937年阴历冬月十四日，日本兵突然冲进难民区，以检查中国兵为名，凡是头上有帽箍、手上有老茧的，都认为是中国兵，大批大批拉出去。我父亲和大哥也被拉出去了。事后知知道是拉到下关江边集体枪杀了。”
市民夏淑琴一家遭遇之悲惨，是南京无辜居民遭遇的典型写照。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30人闯入了九口之家夏淑琴的家中，将她的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大姐、二姐、小妹妹等7人全部杀死，当时8岁的夏淑琴和她4岁的大妹妹夏淑芸因身体瘦小、躲在床上的被子里没有被日军发现，才侥幸活了下来。1939年4月27日，伪南京维新政府的官员王鸿恩在一次讲话中，也隐晦地道出了日军的屠杀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南京市人口在事变以前，即党政府的全盛时代，计有人口一百零七万之多，及至事变后，人口骤减至十七万之数，相差几达九十万。此中原因，固然是一部分的民众受了蒋介石的恶意宣传，相率逃避，而其中的一部分则因误会或种种不可避免的关系而罹难散失与牺牲。……后来日本军队进城了，因为肃清残敌又杀死了好几万人，而中间最悲惨的一件事，就是一般无辜的善良民众，因为当时没有明显的识别，日本军队不能认识他们，听说也死亡了几万人。”

图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左）宣读判决书，中为中国法官梅汝璈。

    2.性暴力

    曾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部野战救护处科长的军医蒋公榖在《陷京三月记》中写道：日军的强奸“不问老幼，只要是妇女，就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与八九岁的幼女，被他们撞着，亦决不会幸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之一的程瑞芳女士的日记，也记述了日军在安全区内实施性暴行的事实，她说：“真不得了，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六十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四十多岁，两个兵用过，都是寡居，简直没有人道。”“今晚拖去共十一个姑娘，不知托【拖】到何处受用，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日军的性暴力还表现为粗暴的轮奸、罪恶的乱伦和先奸后杀等残暴行为。据南京沦陷前曾任南京某文化机关职员的李克痕《沦京五月记》的记载，城外沙洲圩有朱姓儿媳，遭4名日军轮奸，其公公、丈夫、儿子均逼令在旁观看，然后又先后命70岁的老公公去奸儿媳和17岁的儿子去奸母亲。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在南京“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城里发生了将近2万起强奸案。”

    3.焚掠财物

    战后国民政府赔偿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不论是富裕如孙元良（孙时任南京卫戍部队第72军军长，财产损失合战前法币905440元）家庭者，还是贫穷如郭文贤（郭系南京车站分路伕，财产损失257元）家庭者，日军对南京市民家庭采取的是无分别的焚毁、洗劫。即便是曾任南京伪自治委员会会长的陶锡三，其住宅照样遭到日军洗劫。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的调查统计表明，“房屋被毁，农具损坏，种籽、耕牛缺乏，约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日军焚掠暴行不仅给中外民众造成重大损失和伤害，南京城本身亦被重创。日军的大规模纵火使20年代以来的南京城市建设成就几乎毁于一旦。

    蒋介石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对南京难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于1938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深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国外创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也于1937年12月20日开始对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暴行进行报道，并展望了南京沦陷后中国的抗战形势，指出“我军虽有局部失利”，但“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姜良芹 副教授）

日本方面的证据

     1.“屠杀令”来自军方上层

    从现有资料看，最高命令来自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根据第13师团第103旅团长山田栴二的日记，1937年12月15日及16日两天，他分别派本间骑兵少尉、相田中佐去南京军部，联系处理俘虏事宜，得到的命令是“全部杀掉”。另一个较高层次的命令来自第16师团。据该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的日记记载，他对待战俘的态度就是“随意处置”，“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由于俘虏以千、万计，连武装都来不及解除，为防止发生意外，他决定增派部队乘坐卡车监视和引导。他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俘虏约有七八千人，他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置。中岛自己也亲自处置俘虏，他在日记中说：“今日中午高山剑士来访，当时恰有7名俘虏，遂令其试斩。还令其用我的军刀试斩，他竟出色地砍下两颗头颅。”

    日军对待手无寸铁的难民就更加肆无忌惮。冈村宁次大将在1938年7月13日的《阵中感想录》说，他到中支那战场后，据先遣官宫崎参谋、中支那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报告，“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人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

    2.日本政府知道南京暴行

    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日本政府通过南京总领事代理的报告已经确知，并感到有必要加以制止。1938年1月6日，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日记中记载：“上海来信，详细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信上所说的掠夺、强奸等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吗？这也许是日本国民民心颓废的表露吧。”东京审判时，石射猪太郎作证称，他将该报告立即送交了陆军省军务局长，其后陆海外三省举行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说，既然称为圣战，称为皇军，对这样严重的事态，就应切实采取迅速严厉的措施。翌年1月末，陆军省特地派本间雅晴少将前往当地，调查日军的军风军纪问题。不久，松井石根就被召回。

图为松井石根（中）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审。

    3.日军对屠杀真相的隐瞒与欺骗宣传

    大屠杀期间，日军随军记者不断发表关于南京民众“安居乐业”以及有关“中日亲善”的报道，欺骗日本国内外舆论。

    如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刊文称：“被人们认为失去生机的敌都，随着江南春色的来临，终于出现了复兴的迹象。”由于日军的刻意隐瞒，大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审判时才知道南京大屠杀一事，《朝日新闻》在东京国际审判法庭的材料中说：“这一难以消除的民族污点，使他们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中。”战后，南京大屠杀否定派陆续发表著述，选择性使用资料，宣扬日军在战时尊重平民，优待俘虏，不仅严重蒙蔽了日本民众，也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障碍。（曹大臣 副教授）

西方国家的证据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美、德、英、丹麦等国处于中立状态，留下了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第三方证据。

    1.杀人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其日记中说，1937年12月13日，他们将1000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安排在司法部大楼里，日军将其中的400－500名强行拖走杀害，拉贝“被这种做法惊呆了”。1938年1月7日，他记述道，1个妇女因全家其余17个亲人被杀，恍恍惚惚地在街上疯跑；另一个妇女的父母和3个孩子被杀，她用最后的钱买了棺木，日本人抢去棺木，并给出理由说：中国人不必被收殓。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提尔在南京呆了两个星期。他在12月15日离开南京时，估计有5000到20000军人被屠杀。斯提尔的报道，被《纽约时报》记者杜丁证实，他写道：“大部分已经缴械、准备投降的中国军人已是求助无门，他们被有组织地搜捕并处决……有20000名中国军人被处决是极有可能的”路透社记者莱斯利·史密斯说：“12月15日，外国的记者团从日军方面得到了乘坐日本军舰从南京前往上海的许可。……我们在那里看到，日军在广场上把1000名中国人捆起来并让他们站好。然后将他们分批依次带走，把他们枪杀。是让他们跪着，开枪打穿他们的后脑。在场指挥的日本军官发现我们之后，命令我们立即离开。在此之前，我们观察到了100次左右用这种方法进行的行刑。”

    1938年1月3日，鼓楼医院美国医生威尔逊记录了前来求医的一个17岁男孩的证言：1937年12月14日，约10000名年纪在15岁到30岁之间的中国男人们被带到轮渡码头附近的江堤杀害，3个人死里逃生。这10000人中，约6000人是士兵，4000人是平民。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国人魏特琳女士1938年4月的记录说：南京的慈善组织红卍字会从1月中旬到4月14日，在城区掩埋1793具尸体，其中80%是平民；在城外，掩埋39589具尸体，约2.5%是平民。

1938年初，美国情报机构破译了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1938年1月17日给日本驻美机构的绝密电文，内中提到：“自从几天前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周边地区所犯暴行的报告。可靠的目击者的口述记录和信誉毫无疑问的人士的信函提供了充分证明，即日军的所作所为及继续其暴行的手段使人联想到阿提拉及其匈奴人。至少30万中国平民遭到屠杀，许多实例都是残暴血腥的。”此电文后被透露出来。目前，原件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二馆。当时广田并没有对此提出反驳意见。

    2.强奸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后来确认，大屠杀期间，发生了20000起左右的强奸案例。

    强奸产生严重后果。不少妇女被传染上性病，安全区档案第211号案例纪录了一个妇女的惨痛经历：“12月13日，日本士兵抓走了她的丈夫，她被带到城南某处，并被关在那里。她每天晚上被强奸7-10次，只是到夜里才让她睡一会儿。她染上了3种性病：梅毒、淋病和软下疳，这几种病非常厉害。”美国传教士马吉在极困难情况下在南京拍摄的纪录影片说：“这是一位18岁的姑娘，被两个日本士兵轮奸。她正在医院治疗脚气病和性病，性病是由这些士兵传染的。全城像她这样的人有几千名。”被强奸致死的案例也比比皆是，安全区档案第63号案例记述道：“一个茶馆老板的17岁的女儿被7名日本士兵轮奸，并于12月18日死亡……在平安巷，一名姑娘被日本士兵强奸致死。”强奸还导致很多妇女怀孕。

    3.抢劫和纵火毁灭罪证

    拉贝说：“毫无疑问，日本人正在纵火焚烧城市，可能仅仅是为了抹去他们洗劫掠夺的痕迹。”他甚至总结出规律说：“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这类火灾的前兆迹象了：只要有大批卡车出现，那么稍过一会儿，房子就会燃起熊熊大火，这就是说，先抢劫，然后纵火。”事实上，“整个城市没有一家店铺没有遭到日本人的抢劫。”

    美国政府也很快得知南京的浩劫。1937年12月25日，他们得到了从南京出来的外国记者和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提供的信息：日军事实上侵入了除由外国人居住的每一栋建筑，系统地洗劫居民和商店，对滞留城中、包括难民营中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地侵犯，不加区别地射击和杀戮。

    抢劫和纵火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在1938年4月30日的报告中，指出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的直接经济损失:“南京31%的建筑被烧毁；店铺被烧毁的百分比更高；因军队在南京毁坏及抢劫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了1亿元；靠近南京的主要公路沿线的农村地区几乎被洗劫一空，并陷入缺少种子、牲畜、劳力和工具的困境中，他们播种的粮食作物仅为平常年份的10%。”
（张 生， 教授）

